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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与专题片界定的争论由

来已久。2004年，中国广播电视大奖

评奖中，将纪录片与专题片分设了

奖项，并对纪录片做了这样的认

定：“以声画合一的现场实景为拍摄
主体的纪实风格”的节目。对参评的

专题片也下了定义：“以声画对位和

解说词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叙议结合”

的节目。应该说这样的划定和表述

更具科学、客观和合理性，也对这
两种节目形态的研究有着重要指导

意义。本文旨在就纪实风格纪录片

的记录、摆拍和“真实再现”的问题做

一些初步探讨。

一、问题提出的现实意义

纪录片有着承载历史与人文价值
的社会功能，它较高的文化品位不仅

是今天人们认识真实世界的一扇窗

口，也是在为后人留下影像史料。随

着时光的远逝，这些记录不仅不会失

去光华而且会愈显其珍贵。

历来，教科书都对纪实型纪录
片的外延做了限定：以纪实画面语

言为主，用非虚构、非扮演、非重现

的现实形象组成的节目形态。正因为

如此，在纪录片中，记录与摆拍的问

题似乎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作为
纪录片的制作者，应该拍事物的本来

面貌，而不是它应该有的面貌”（澳大

利亚——罗伯特·康纳利）。摆拍自

然是不允许的，这是个极简单不过的

道理。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专门提

出来议论一番呢？原因有三：一是目
前的一些纪录片仍存在着很重的摆拍

痕迹；二是许多的纪录片完全排除摆

拍也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理论和

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差距——不管人

们是否承认和如何去解释他的片子里

融入了“摆拍”的成分；三是想谈一谈
如何看待目前纪录片中频繁使用的

“真实再现”。

“摆拍”对于纪实型的纪录片来

说是个十分不好听的词语，它意味

着不客观，不真实，虽然摆拍有程
度的不同。如果将“摆拍”分成等级的

话最严重的应该是虚构成分了，即

依据主观意识去框定生活、组织场

面、摆布人物；次之的可能就是觉

得场面、情节不够理想和完美，稍

加组织和摆布，用拍专题片的手法

拍纪录片；补拍也应该算是摆拍的

一种，因为它也不是按教科书所讲
的：“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

挑、等、抢的拍摄方法记录真实环

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

（《中国应用电视学》第321页）这“四

真”是纪录片的生命。但倘若用这“四
真”的眼光去严格审视已经播出的纪

录片，我们可能会发现，完全符合

“四真”条件在艺术上又可以称之为上

品的可谓凤毛麟角。

二、对“摆拍”给予的默认

纪录片中情节摆拍程度严重
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必然失真，雕

琢痕迹明显。这一类纪录片早已不

被观众所接受。而更多的纪录片则

是摆拍痕迹不明显，能够得到大多

数观众的认同。对于这一类的“摆

拍”，业界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
其实，在许多公认的优秀纪录

片中，也不难找出摆拍的成分。表

现爱斯基摩人生活的纪录片《纳努

克》，是20世纪著名纪录片大师弗拉

哈迪历时20年探险生涯和10年摄制完
成的。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这部纪录片一直保持着惊人的魅

力，久映不衰。但是这部片子中“摆

拍”确是存在的。美国人埃克里·巴

尔诺所著的《世界纪录电影史》中有这

样的纪录：“爱斯基摩语及其注解断
续出现在日记中，最早出现的有‘重

来一次，纳努克’这样的话。弗拉哈

迪在伙伴中间一定多次说过‘纳努克’

吧。每拍一组镜头就让他们看一

看。如果不满意，或者希望从不同

的角度和距离重拍的话，就再拍一
次。”没有人因此而指责这部纪录片

的真实性。

我国近些年获奖纪录片中的例子

也有很多。例如获亚广联大奖的电视

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中，有一个小鸭
子走了又回来的情节，其中不难看出

摆拍的成分。在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获

奖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也不能

说有些情节不是有所设计和安排的。

以人类学纪录片获国际奖的《山洞里

的村庄》中，我们甚至看到了片中人

物对着镜头打招呼的画面。

获国内纪录片大奖的《舟舟的世
界》中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摆拍的痕

迹，虽然片中的主人公舟舟也许并

不知道，因为他是弱智者。比如像

这样一个情节，背景是出入剧院大

门的熙来攘往的人流，舟舟在剧院

大门的台阶前，面对镜头做自我介
绍：“朋友们好，这个武汉乐团的指

挥是我，我是胡忆舟⋯⋯”镜头是稳

稳当当拍的，构图也很讲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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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没有准备的抢拍或有所预料而

等拍的，也许就是有所提示或面对

镜头“再来一次”的结果。但是创作者

很巧妙地补充了一句这样的解说：

“舟舟有即兴发表演说的爱好，不过
是在他高兴的时候。”这样的片段符

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并有助于对

人物内心世界和外在形象的刻画，

摆拍的痕迹被融化在了符合情理的

情景之中，除非故意去挑剔，观众
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

纪录片中类似这样的摆拍，还原

了生活现状，镜头真实、自然、流

畅，没有将生活中的人拍成演员，没

有给人以虚假的感觉，观众、业界和

学术界其实都给予了默认。
三、对传统制作理念的“突破”

在电影史上，纪录片被认为是电

影本性最完美的回归，纪录片的审美

价值也首先表现为“原生态”的纪录。

纪实强调客观纪录行为空间的原始面

貌，不干涉拍摄对象，但在实际拍摄
中，只要不是偷拍或类似体育竞技一

类的紧张场面或特殊情况，便很难说

不会影响被拍摄主体的活动。我们也

必须得承认摄像机的确存在，而且纪

录片的叙事视角即主观意识一定是存
在于事件的某个位置。

纪录片强调发现。有观点认

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只

要注意发现和捕捉，我们就可以从

日常生活中拍出一部戏剧来。但实

际上要求纪录片中的所有镜头都是
“发现”并捕捉下来的，似乎有些苛

刻。所以一些纪录片创作者在“允许

想象，不允许虚构”的前提下，干脆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比如“大摆

小不摆”，即拟定好大方案，具体的

拍摄不加摆布，或“巧妙的铺垫是必
不可少的”（《电视研究》1997年第7期）

等等，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些又何

尝不是摆拍呢？一位有所成就的纪

录片创作者坦诚地说过这样一段

话：“你拍摄时是完全不加干预、不
加影响，非常纯粹呢？还是追求效

果的真实感呢？作为我们实际操作

人员来说，就可能会选择后者。因

为，尤其是一些再现，加入一点人为

的办法表现它，肯定会使它增强表现

力，除非你弄巧成拙。”（《电视研究》

1998年第3期）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实

事求是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电

视大众传播的迅速普及和传媒竞争的

加剧，中国的纪录片制作人在恪守着

“纯客观纪录”的同时，为了追求故事

化、戏剧化、情节化和更加大众化的
审美认同，在不断尝试着向纪录片制

作的传统理念发起着冲击。仅以几部

获奖节目举例，上世纪90年代初的《藏

北人家》、《最后的山神》等还没有明显

的摆拍痕迹，基本上采用了纯客观记

录的方式。在以后的《舟舟的世界》、
《三节草》、《英和白》、《幼儿园》等，

由于在电视节上获奖，其“主观与表

现”的创作理念得到了认同。再之后的

《抉择》，其“真实再现”的手法已成了

探索人物内心矛盾世界的途径。

从以上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纪录
片创作从不敢跨越“雷池”到谨慎迈出

的每一步，即有人提出的可以借助

“替代性视象”，如图片、文字、文物

或人物面对镜头讲话等；以情景的营

造和意义的阐释共同完成对时空的表
达；到后来对“摆拍”的默认，甚至是

“真实再现”的认同。

 四、“真实再现”的美学追求

客观真实地记录事件是纪录片的

基本特征，“真实再现”是对缺失的现

场图象所做出的一种补救方法，业界
对这种方法一直持有争议。有代表性

的观点是：“真实再现”对情景的模拟

便是一个主观的过程，编导对场景的

再现无疑是用自己的理解、想象限定

受众的理解和感觉（《电视研究》2004

年第12期）。赞同的意见认为：符合
事实逻辑基础上的搬演有助于发挥影

视艺术的表现潜能，深化思想内涵，

丰富观众的审美感受，在一定环境下

无疑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电视

研究》2005年第3期）。
应该说纪录片表现手法的多元化

是纪录片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近几年

国际上不同的电影、电视节上获奖的

纪录片作品看，其制作理念不断出

新，手法多种多样。分出伯仲的主

要标准除了题材以外，是在不违背

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形式和内容

所达到的最和谐、最完美的统一。
尽管有许多理由可以去认可“真

实再现”在纪录片中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但它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

的。因为从理论上讲，对过去情景

的模拟无论怎样逼真都不可能做到
完全真实。也就是说在这种搬演中

给观众提供的信息量越多，不确定

的因素也就越多，其真实价值的成

分也就越少。真实与虚拟在电视传

媒的背景下越来越难以区分，便会

影响受众对真实的正确判断。
所以有人提出，“真实再现”不

应该是具象的逼真模拟，而应是通

过意象的营造，以引导受众更好地

接收信息。应明确地告之观众，以

免产生误解。美国探索频道的纪录

片，运用了很多情节重构的手法来
表现真实，但这些扮演与“摆拍”都

经过了特别的处理。比如部分镜头

采取了写意性虚化的表现，用大远

景表现人物活动，在近景中避开人

物面部；在声音处理上，几乎不出
现人物对白，只是零星地模拟了一

些现场声⋯⋯，这样就避免了对历

史真实性的损伤和对观众的误导。

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讲过这样的

话：“补拍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武器，

使用它的时候加倍小心。”（《电影艺
术》）很多人引用这句话是要说明纪

录片不要补拍，其实对这句话也不

妨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就是：尽

量不要补拍，如果必需要补拍，甚

至摆拍或“情景再现”，那么一定要

符合生活的逻辑和真实，因为一句
话、一个镜头的虚假都会让人对整

个片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要记

住：非虚构是纪录片的底线，任何

加强可视性的手段都不能违背它，

决不能为了追求“故事化”而违背纪
录片真实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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